
■灯下漫笔

《大清律例》设有骂詈罪
□聿 飞

清朝入关后， 即从顺治元年开

始， “详译明律， 参以国制”， 着

手法典的制定， 经顺治、 康熙和雍
正三朝的努力 ， 法典逐渐趋于成

熟。 乾隆皇帝即位后， 继续命臣工
对前朝律文及成例进行重新编定，

乾隆五年 (1740 年) 完成， 并定

名为 《钦定大清律例》。 《大清律
例》 颁布以后， 完成了清代最为系

统、 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即使
有所变化， 也是主要通过增改例文

的形式加以调整。

《大清律例》 设有骂詈罪， 下
设骂人、 骂制使及本管长官、 佐职

统属骂长官 、 奴婢骂家长 、 骂尊
长、 骂祖父母父母、 妻妾骂夫期亲

尊长 、 妻妾骂故夫父母等 8 项 。

每项骂詈罪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如 “骂人” 项规定： “凡骂人者，

笞一十 。 互相骂者各笞一十 ” ；

“骂祖父母父母” 项规定： “凡骂

祖父母 、 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

母 、 父母者 ， 并绞 。 须亲告 ， 乃
坐”； “妻妾骂夫期亲尊长” 项规

定： “凡妻、 妾骂夫之期亲以下、

缌麻以上 （内外） 尊长， 与骂夫罪

同 。 妾骂夫者 ， 杖八十 。 妾骂妻

者， 罪亦如之。 若骂妻之父母者，

杖六十。 并须亲告， 乃坐”； 等等。

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不是孤立

的， 常常处于人际交往的关系互动
中。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倘若当事人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则会采取蔑
视尊长、 摒弃尊严的骂人方式侮辱

对方，因此，冲突中的骂人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人们所重视的人际关系
和价值观。 《大清律例》对骂詈行为

作出法律规定，旨于消弭人为矛盾，

改善人际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

某些刑案， 往往是从纠纷产生

口角， 经当事人互相对骂进而互殴
导致命案。 如嘉庆十七年三月间，

陕西府谷县有个叫师四娃的平民，

因为贫穷， 向同乡师佐借了两件衣

服 ， 当银二两五钱使用 ， 没能赎

还。 翌年四月初七， 师佐催讨， 并
说了 “有钱娶媳， 没钱赎衣， 该把

媳妇给睡了” 之类的侮辱性言辞，

结果师四娃反唇相讥， 相互间发生

了肢体冲突。 师四娃心怀愤恨， 遂

趁师佐不备将其杀死。 可以说， 骂
人乃是加剧冲突、 酿成命案的直接

诱因。

骂人不止是一种不道德的行

为， 《大清律例》 设有骂詈罪———

以骂人定罪， 已将这种有损人格、

有辱尊严的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加
以规范。 尤其是孙辈对祖父母、 子

女对父母， 妻妾对丈夫的祖父母、

父母都不能以骂相对， 因为这不仅
仅是违反人伦， 而且是侵害了尊长

的合法权益。 这在当今社会也是值
得倡导的。

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阿利埃

斯在分析欧洲骂人行为时说： “最
普通的侮辱形式是质疑女人的贞

操。 这种侮辱特别普遍， 而且效果
非常明显。” 人类社会有一定的相

似性。 不同性别对于骂人伤害的感

觉不同， 女性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有
涉贞节的骂语。 在相骂时， 如一方

（无论是男是女） 斥骂对方女性是
“婊子” 之类的话， 那么该女子必

定情绪激愤， 继而出现过激行为，

或伤及对方， 或戕害自身， 甚或自
杀。 查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

料辑刊》 一书， 有多起因为辱骂女
性致死而受到刑罚的案例。

绽放 夏仁 摄

■名家茶座

新年说“新”
□李秋生

一年一度的新年悄然而至。

日子过得真快！ 人们不禁发出感

叹。 或许一些人对年复一年的新
年产生 “审新疲劳”， 感到如今

新年只是个 “符号”， 与平日没
有差别， 已无新意。

我不这样认为。

新年新在环境。 无论城乡，

面貌一新。 大红的欢度元旦的灯

笼悬挂街头， 鲜艳的彩旗插在大
道两旁 ， 洁净的马路上一尘不

染， 清晰的电波传出电台播音员

热情洋溢的新年祝福。 这一切都
在告诉人们， 新的一年到来了！

我们已经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新年新在服饰。 随着物质生

活条件的改善， 早已不是 “新老

大， 旧老二， 缝缝补补给老三”

的年代了， 人们每天衣冠楚楚，

干净整洁， 但新年第一天， 毕竟
不同， 人们还是要走进商场， 或

者网购， 选择一套服装， 以崭新

的面貌进入新年。

新年新在年龄。 过一年， 增

加一岁， 任何人都无法在年龄上
“暂停”。

新年新在行为 。 互联网时

代， 很多事情变得 “面目全非”。

亲戚之间礼尚往来不再是提着礼

品上门， 微信点击一下发个 “红

包 ” 即可 。 好朋友谈心未必见

面， 网上私聊照样海阔天空。 就
是吃饭也不必进饭店， 手机上叫

“外卖 ”， “外卖小哥 ” 瞬间送
到。

新年新在语言。 每年都会有

一些冲击力很强的新词汇进入我
们的语言世界， 它们对时代的前

进有某种象征意义。 2021 年就
有硬核、 区块链、 全民健康、 金

融风险、 数字化生活、 凡尔赛文

学、 文化软实力等。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

句名言：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他告诉人们一个真理， 万事万物

每天都在发展变化， 每天都在推
陈出新。 每天都是新的， 何况每

年？新年确确实实是新的。有人觉
得年年有新年，新已乏善可陈，这

是一种错觉，新年之新客观存在，

并不依赖于人们的感觉。

身处日新月异年代， 为了生

存与发展， 芸芸众生不能身在新
中不觉新， 这样会掉队落伍的。

这年月 ， 捧 “老黄历 ” 不行 ，

“慢半拍” 也不行， 没有讨价还
价可言。 人们要顺利 “跨入” 新

年， 需要注意几个节点：

首先要看到新。 新的一年，

国际风起云涌， 市场竞争激烈，

疫情不容乐观， 反腐仍在路上。

在这种形势下， 国家有高质量发

展顶层设计， 各地有区域性创新
战略目标， 企业有跳跃式突破发

展蓝图， 公民亦应有个性化色彩

年度规划， 要有 “位卑未敢忘忧
国” 情怀， 为中华民族振兴增砖

添瓦， 履行公民的使命。 这样去
做， 有益国家， 亦有益自己。

其次要适应新。 国家工商总

局曾经有个统计数据， 每五年有

50%的企业要淘汰， 这个淘汰率

太惊人了， 说明当今竞争白热化

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现

在有不少人热衷于 “第三产业”，

想方设法在大街小巷开门店， 当

个店主， 可事前没有进行认真的
成本核算和营销论证 ， 敲锣打

鼓， 仓促挂牌， 开业几日便贴出

“转让 ” 告示 ， 留下联系方式 ，

不仅没赢利， 还赔上本钱。 这种

情况相当普遍， 几乎每天都在上
演， 不是 “看上去很美”， 而是

看上去很糟。 动脑筋想一想， 市

场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 日趋
精致化， 做生意更要讲 “人无我

有， 人有我好， 人好我专”。 况

且置身于网购时代， 开实体店务必

“三思而后行”。 都说 “身体是革命

的本钱”， 适应新还应包括重视身
体健康， 要加强锻炼， 劳逸结合，

不要迷恋花样百出的 “保健品 ”，

卖保健品的人是从来不吃保健品

的， 不要轻信一些人会 “学雷锋做

好事”。 中老年人是这方面的 “高
危 ” 人群 ， 主流媒体早就发出警

告， 保健品是无效的。

还有要把握新。 把握新是较高

层次的要求。 元宇宙、 量子通信、

大数据杀熟、 无人驾驶等新概念已
涌入我们的生活， 且势不可挡， 要

多学习， 多思考， 多接受新信息，

才能把握新的规律。 目下一些人，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 打牌、 喝酒

已成 “模式”。 人退休后， 当然可

以打牌、 喝酒， 但不能把这当 “职
业”， 当 “幸福”， 不能忘记初心，

还是要有价值地活着。

一个人要达到看到新 ， 适应

新， 把握新的境界， 关键在于思想
观念要更新。 这是灵魂之新。 灵魂

新了， 头脑新了， 精神面貌新了，

才能 “思路一变天地新”。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祝愿每

一位同胞都能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新
年， 跨入人生新的起点！

■并非闲话

遍地“作家”下夕烟
□何振华

时值岁末年初 ， 旗下囊括了

“QQ 阅读” “起点中文” 拥有数以

千万计创作者的阅文集团， 首次发
布 《2021 网络文学作家画像 》 。

“画像” 显示， 网络文学创作已然
全面迎来占比最多、 增长最快、 川

渝地区人数最多的 “95 后” 网文

作家 ， “一书成名 ” 者占比 30%

以上， 现实题材成为网文风尚， 创

作者来自各行各业。

读媒体报道， 有记者采访到一

位写两本小说的收益超过了工资、

进而从兼职写作转为全职写作的知
名青年网文作家。其实，创作角色覆

盖职业约有 188 种之多、规模已超

2000 万的这样一个写作群体 ，绝

大部分人都是白天上班、 夜晚码字

的业余作家。 我们的文化产业旨在
“让好故事生生不息”， 积极为关注

现实、解锁人生、书写青春的网文作
家们打造 “最有价值” 的 IP 生态

链，喜看阅文集团“描绘”出的这样

一幅青春激越 、 气象万千的 “画
像 ”， 稻菽千重浪 ， 写手下夕烟 ，

不由让人抚今思昔， 充满希冀。

说起文学创作上的川渝生力

军， 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震动文

学界的那桩旧闻： 沙汀和艾芜， 两
位都是文坛宿将， 同为省作协名誉

主席， 且又皆登 88 高龄， 前者还
是 “27” 年那一辈的 “老革命 ”。

一个双目失明， 病疾缠身； 一个也

是垂垂老矣， 心病难愈。 两人却因
为没钱支付医药费而都要被 “请”

出医院病房。 沙、 艾二公所在的作

协能开支医药费的 “存折” 里只剩

下 1000 元钱了 ！ 这样一条坏消

息， 偏偏刊登在当年 8 月 18 日这
个所谓“吉祥”之日的报纸上，这样

一桩实实在在的坏事儿， 恰恰发生

在两个已届鲐背之年、 德高望重的

长者身上。 而 88 岁， 该是与那个
“发” 再和谐不过的吉祥之岁了吧？

当时读了那条新闻， 我脑子里除了
感觉一片茫茫之外， 亦便是茫茫一

片。 就是沿波讨源， 夫更何言？！

今天， 我为什么会想到、 又为

什么会重提这样一个“文人与穷”的

话题？说到底，沙汀与艾芜的那条新

闻所能给予我们的唯一启思， 就是
我们这个走在改革开放大路之上的

世俗社会， 是不是太需要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来安抚急功近利的心

灵？艾老笔下那部巨著《南行记》，到

底是要成为社会之精神救药， 还是
成为他老先生自己的救药？ 二十年

光阴荏苒， 迈步思想解放、 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大道，我们

每一个艰辛探索、不懈创造、奋笔书

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劳动者，堪谓砥砺奋进，策马加

鞭，步步同行。

提升新媒体， 凝聚自媒体， 构
建一个向上向善、健康有序、竞相比

肩、长足发展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共
同体”，不是痴人说梦，早就生机勃

发。 能容一己杯水，繁花岂无硕果。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一幅更加值
得我们期待的“画像”，汇聚而成的，

必然是浓墨重彩的崭新时代。

■八面来风

石库门画说

老上海风情
□袁金康

在近期的一次上海画展上 ， 我又看

到了久违的几十幅老上海的逼真图景 ，

竟然画得如此栩栩如生， 真让人大开眼
界。

一幅 “小书摊” 的画面 ， 无意中让

上了年纪的人会想起童年看小人书的热
闹场景; 一幅 “卖长锭” 的画面， 似乎

听到了一声声悠长的带有本土乡音的吆
喝声: “长锭要伐”； 一幅卖 “五香茶叶

蛋” 的画面， 小女孩在昏暗的路灯下吆喝

着， 弄堂口灰暗的墙壁上散发出阴冷的潮
气……

一幅幅老上海的作品， 表现了各类人

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类型特征， 带领我们穿
越历史的隧道， 走进老上海的世界。

国画的作者是沪上著名画家范生福先

生， 据悉他画老上海的作品， 早在 10 余
年前就开始了。 当年在上海海派连环画中

心举办的展览中， 展出了数幅 “老上海风

情” 作品， 反映不错， 获得同行好评。 当
时， 文化部、 宣传部领导视察工作时， 参

观了画展， 对老上海题材的展品表示了赞
赏， 领导与朋友们的鼓励， 给了范老创作

的动力， 于是， 他一发不可收地全力创作

老上海了。

耄耋之年的范生福先生， 早年家境优

渥， 后由时事变迁而往昔不再， 耳目所及

现实生活之体味， 童年游戏之情趣， 更有

成年后， 对当年沪上各种民俗、 各类行当
的切身感受与近距离接触， 久而久之的记

忆弥深， 形成挥之不去的老上海情结。 他
说:上海， 这座传奇的城市， 从开埠到上

海解放的一百多年中， 真是翻天覆地， 由

小渔村变成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百年后的
今天昔日老上海的旧影在逐渐离我们远

去。 回味那些过往的岁月， 仿佛就是昨天
发生的事， 我总想把自己所经历的所见所

闻， 通过描绘上海滩各式各样小人物， 来

表现老上海的图景。

如今， 厚厚的， 带着老上海情结的

《画说老上海》 画册早已卖的脱销了， 一

百幅老上海图景也深深地潜入上海人的心
底。

难怪著名画家戴敦邦撰文论道:组画
极尽刻画细微， 可谓丝丝入扣， 又赋色绚

丽而不媚俗， 所绘制的老上海时代风貌甚

为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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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上 海 勤 理 律 师 事 务 所

（31310000059393822W） 经全体

合伙人决定提前解散，并自即日

起依法启动清算和注销程序。 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所清算组进行债权

申报。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


